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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九回  三藏有灾沉水宅  观音救难现鱼篮

却说孙大圣与八戒、沙僧辞陈老来至河边，道：“兄弟，你两个议定，
那一个先下水。”八戒道：“哥啊，我两个手段不见怎的，还得你先下
水。”行者道：“不瞒贤弟说，若是山里妖精，全不用你们费力；水中之
事，我去不得。就是下海行江，我须要捻着避水诀，或者变化甚么鱼蟹之
形，才去得；若是那般捻诀，却轮不得铁棒，使不得神通，打不得妖怪。我
久知你两个乃惯水之人，所以要你两个下去。”沙僧道：“哥啊，小弟虽是
去得，但不知水底如何。我等大家都去。哥哥变作甚么模样；或是我驮着
你，分开水道，寻着妖怪的巢穴，你先进去打听打听。若是师父不曾伤损，
还在那里，我们好努力征讨；假若不是这怪弄法，或者渰杀师父，或者被妖
吃了，我等不须苦求，早早的别寻道路何如？”行者道：“贤弟说得有理。
你们那个驮我？”八戒暗喜道：“这猴子不知捉弄了我多少，今番原来不会
水，等老猪驮他，也捉弄他捉弄！”呆子笑嘻嘻的叫道：“哥哥，我驮
你。”行者就知有意，却便将计就计道：“是，也好，你比悟净还有些膂
力。”八戒就背着他。
沙僧剖开水路，弟兄们同入通天河内。向水底下行有百十里远近，那呆
子要捉弄行者，行者随即拔下一根毫毛，变做假身，伏在八戒背上，真身变
作一个猪虱子，紧紧的贴在他耳朵里。八戒正行，忽然打个躘踵，得故子①

把行者往前一掼，扑的跌了一跤。原来那个假身本是毫毛变的，却就飘起
去，无影无形。沙僧道：“二哥，你是怎么说？不好生走路，就跌在泥里，
便也罢了，却把大哥不知跌了那里去了！”八戒道：”那猴子不禁跌，一跌
就跌化了。兄弟，莫管他死活，我和你且去寻师父去。”沙僧道：“不好，
还得他来。他虽不知水性，他比我们乖巧。若无他来，我不与你去。”行者
在八戒耳朵里，忍不住高叫道：“悟净！老孙在这里也。”沙僧听得，笑
道：“罢了！这呆子是死了！你怎么就敢捉弄他！如今弄得闻声不见面，却
怎是好？”八戒慌得跪在泥里磕头道：“哥哥，是我不是了。待救了师父，
上岸陪礼。你在那里做声？就影②杀我也！你请现原身出来。我驮着你，再
不敢冲撞你了。”行者道：“是你还驮着我哩。我不弄你，你快走！快
走！”那呆子絮絮叨叨，只管念诵着陪礼，爬起来与沙僧又进。
行了又有百十里远近，忽抬头望见一座楼台，上有“水鼋之第”四个大
字。沙僧道：“这厢想是妖精住处，我两个不知虚实，怎么上门索战。”行
者道：“悟净，那门里外可有水么？”沙僧道：“无水。”行者道：“既无
水，你再藏隐在左右，待老孙去打听打听。”
好大圣，爬离了八戒耳朵里，却又摇身一变，变作个长脚虾婆，两三跳
跳到门里。睁眼看时，只见那怪坐在上面，众水族摆列两边，有个斑衣鳜婆
坐于侧手，都商议要吃唐僧。行者留心，两边寻找不见，忽看见一个大肚虾
婆走将来，径往西廊下立定。行者跳到面前，称呼道：“姆姆，大王与众商
议要吃唐僧，唐僧却在那里？”虾婆道：“唐僧被大王降雪结冰，昨日拿在
宫后石匣中间，只等明日，他徒弟们不来吵闹，就奏乐享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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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闻言，演了一会，径直寻到宫后，看果有一个石匣，却像人家槽房
里的猪槽，又似人间一口石棺材之样，量量足有六尺长短；却伏在上面，听
了一会，只听得三藏在里面嘤嘤的哭哩。行者不言语，侧耳再听，那师父挫
得牙响，哏了一声道：
“自恨江流命有愆，生时多少水灾缠。
出娘胎腹淘波浪，拜佛西天堕渺渊。
前遇黑河身有难，今逢冰解命归泉。
不知徒弟能来否，可得真经返故园？”

行者忍不住叫道：“师父莫恨水灾。《经》云：‘土乃五行之母，水乃五行
之源。无土不生，无水不长。’老孙来了！”三藏闻得道：“徒弟啊，救我
耶！”行者道：“你且放心，待我们擒住妖精，管教你脱难。”三藏道：
“决些儿下手！再停一日，足足闷杀我也！”行者道：“没事！没事！我去
也！”急回头，跳将出去，到门外现了原身，叫：“八戒！”那呆子与沙僧
近道：“哥哥，如何？”行者道：“正是此怪骗了师父。师父未曾伤损，被
怪物盖在石匣之下。你两个快早挑战，让老孙先出水面。你若擒得他就擒；
擒不得，做个佯输，引他出水，等我打他。”沙僧道：“哥哥放心先去，待
小弟们鉴貌辨色。”这行者捻着避水诀，钻出波中，停立岸边等候不题。
你看那猪八戒行凶，闯至门前，厉声高叫：“泼怪物！送我师父出
来！”慌得那门里小妖，急报：“大王，门外有人要师父哩！”妖邪道：
“这定是那泼和尚来了。”教：“决取披挂兵器来！”众小妖连忙取出。妖
邪结束了，执兵器在手，即命开门，走将出来。八戒与沙僧对列左右，见妖
邪怎生披挂。好怪物！你看他：
头戴金盔晃且辉，身披金甲掣虹霓。
腰围宝带团珠翠，足踏烟黄靴样奇。
鼻准高隆如峤耸，天庭广阔若龙仪。
眼光闪的圆还暴，牙齿钢锋尖又齐。
短发蓬松飘火焰，长须潇洒挺金锥。
口咬一枝青嫩藻，手拿九瓣赤铜锤。
一声咿哑门开处，响似三春惊蛰雷。
这等形容人世少，敢称灵显大王威。
妖邪出得门来，随后有百十个小妖，一个个轮枪舞剑，摆开两哨，对八
戒道：“你是那寺里和尚？为甚到此喧嚷？”八戒喝道：“我把你这打不死
的泼物！你前夜与我顶嘴，今日如何推不知来问我？我本是东土大唐圣僧之
徒弟，往西天拜佛求经者。你弄玄虚，假做甚么灵感大王，专在陈家庄要吃
童男童女，我本是陈清家一秤金，你不认得我么？”那妖邪道：“你这和
尚，甚没道理！你变做一秤金，该一个冒名顶替之罪。我倒不曾吃你，反被
你伤了我手背。已此让了你，你怎么又寻上我的门来？”八戒道：“你既让
我，却怎么又弄冷风，下大雪，冻结坚冰，害我师父？快早送我师父出来，
万事皆休！牙迸半个‘不’字，你只看看手中钯！决不饶你！”妖邪闻言，
微微冷笑道：“这和尚卖此长舌，胡夸大口。果然是我作冷下雪冻河，摄你
师父。你今嚷上门来，思量取讨，只怕这一番不比那一番了。那时节，我因
赴会，不曾带得兵器，误中你伤。你如今且休要走，我与你交敌三合。三合
敌得我过，还你师父；敌不过，连你一发吃了。”
八戒道：“好乖儿子！正是这等说！仔细看钯！”妖邪道：“你原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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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八戒道：“我的儿，你真个有些灵感，怎么就晓得我
是半路出家的？”妖邪道：“你会使钯，想是雇在那里种园，把他钉钯拐将
来也。”八戒道：“儿子，我这钯，不是那筑地之钯。你看：
巨齿铸就如龙爪，逊金妆来似蟒形。
若逢对敌寒风洒，但遇相持火焰生。
能与圣僧除怪物，西方路上捉妖精。
轮动烟云遮日月，使开霞彩照分明。
筑倒太山千虎怕，掀翻大海万龙惊。
饶你威灵有手段，一筑须教九窟窿！”
那个妖邪，那里肯信，举铜锤劈头就打。八戒使钉钯架住道：“你这泼
物，原来也是半路上成精的邪魔！”那怪道：“你怎么认得我是半路上成精
的？”八戒道：“你会使铜锤，想是雇在那个银匠家扯炉，被你得了手，偷
将出来的。”妖邪道：“这不是打银之锤。你看：
九瓣攒成花骨朵，一竿虚孔万年青。
原来不比凡间物，出处还从仙苑名。
绿房紫菂①瑶池老，素质清香碧沼生。
因我用功抟炼过，坚如钢锐彻通灵。
枪刀剑戟浑难赛，钺斧戈矛莫敢经。
纵让你钯能利刃，汤着吾锤迸折钉！”
沙和尚见他两个攀话，忍不住近前高叫道：“那怪物！休得浪言！古人
云：‘口说无凭，做出便见。’不要走！且吃我一杖！”妖邪使锤杆架住
道：“你也是半路里出家的和尚。”沙僧道：“你怎么认得？”妖邪道：
“你这个模样，像一个磨博士出身。”沙僧道：“如何认得我像个磨博
士？”妖邪道：“你不是磨博士，怎么会使赶面杖？”沙僧骂道：“你这孽
障，是也不曾见！
这般兵器人间少，故此难知宝杖名。
出自月宫无影处，梭罗仙木琢磨成。
外边嵌宝霞光耀，内里钻金瑞气凝。
先日也曾陪御宴，今朝秉正保唐僧。
西方路上无知识，上界宫中有大名。
唤做降妖真宝杖，管教一下碎天灵！”那妖邪不容分说，三家变
脸，这一场，在水底下好杀：

铜锤宝杖与钉钯，悟能悟净战妖邪。一个是天蓬临世界，一
个是上将降天涯。他两个夹攻水怪施威武，这一个独抵神僧势可
夸。有分有缘成大道，相生相克秉恒沙。土克水，水干见底；水
生木，木旺开花。禅法参修归一体，还丹炮炼伏三家。土是母，
发金芽，金生神水产婴娃；水为本，润木华，木有辉煌烈火霞。
攒簇五行皆别异，故然变脸各争差。看他那铜锤九瓣光明好，宝
杖千丝彩绣佳。钯按阴阳分九曜，不明解数乱如麻。捐躯弃命因
僧难，舍死忘生为释迦。致使铜锤忙不坠，左遮宝杖右遮钯。

三人在水底下斗经两个时辰，不分胜败。猪八戒料道不得赢他，对沙僧丢
了个眼色，二人诈败佯输，各拖兵器，回头就走。那怪物教：“小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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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住在此，等我赶上这厮，捉将来与汝等凑吃哑！”你看他如风吹败叶，
似雨打残花，将他两个赶出水面。
那孙大圣在东岸上，眼不转睛，只望着河边水势。忽然见波浪翻腾，
喊声号吼，八戒先跳上岸道：“来了！来了！”沙僧也到岸边道：“来
了！来了！”那妖邪随后叫：“那里走！”才出头，被行者喝道：“看
棍！”那妖邪闪身躲过，使铜锤急架相还。一个在河边涌浪，一个在岸上
施威。搭上手未经三合，那妖遮架不住，打个花，又淬于水里，遂此风平
浪息。
行者回转高崖道：“兄弟们，辛苦啊。”沙僧道：“哥啊，这妖精，他
在岸上觉到不济，在水底也尽利害哩！我与二哥左右齐攻，只战得个两平，
却怎么处置，救师父也？”行者道：“不必疑迟，恐被他伤了师父。”八戒
道：“哥哥，我这一去哄他出来，你莫做声，但只在半空中等候。估着他钻
出头来，却使个捣蒜打，照他顶门上着着实实一下！纵然打不死他，好道也
护疼发晕，却等老猪赶上一钯，管教他了帐！”行者道：“正是！正是！这
叫做‘里迎外合’，方可济事。”他两个复入水中不题。
却说那妖邪败阵逃生，回归本宅。众妖接到宫中，鳜婆上前问道：“大
王赶那两个和尚到那方来？”妖邪道：“那和尚原来还有一个帮手。他两个
跳上岸去，那帮手轮一条铁棒打我，我闪过与他相持。也不知他那棍子有多
少斤重，我的铜锤莫想架得他住。战未三合，我却败回来也。”鳜婆道：
“大王，可记得那帮手是甚相貌？”妖邪道：“是一个毛脸雷公嘴，查耳
朵，折鼻梁，火眼金睛和尚。”鳜婆闻说，打了一个寒噤道：“大王啊！亏
了你识俊①，逃了性命！若再三合，决然不得全生！那和尚我认得他。”妖
邪道：“你认得他是谁？”鳜婆道：“我当年在东洋海内，曾闻得老龙王说
他的名誉，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混元一气上方太乙金仙美猴王齐天大
圣。如今归依佛教，保唐僧往西天取经，改名唤做孙悟空行者。他的神通广
大，变化多端。大王，你怎么惹他！今后再莫与他战了。”
说不了，只见门里小妖来报：“大王，那两个和尚又来门前索战哩！”
妖精道：“贤妹所见甚长，再不出去，看他怎么。”急传令，教：“小的
们，把门关紧了。——正是‘任君门外叫，只是不开门。’——让他缠两
日，性摊了回去时，我们却不自在受用唐僧也？”那小妖一齐都搬石头，塞
泥块，把门闭杀。八戒与沙僧连叫不出，呆子心焦，就使钉钯筑门。那门已
此紧闭牢关，莫想能彀；被他七八钯，筑破门扇，里面却都是泥土石块，高
迭千层。沙僧见了道：“二哥，这怪物惧怕之甚，闭门不出，我和你且回上
河崖，再与大哥计较去来。”八戒依言，径转东岸。
那行者半云半雾，提着铁棒等哩。看见他两个上来，不见妖怪，即按云
头，迎至岸边，问道：“兄弟，那话儿怎么不上来？”沙僧道：“那怪物紧
闭宅门，再不出来见面；被二哥打破门扇看时，那里面都使些泥土石块实实
的迭住了。故此不能得战，却来与哥哥计议，再怎么设法去救师父。”行者
道：“似这般却也无法可治。你两个只在河岸上巡视着，不可放他往别处走
了，待我去来。”八戒道：“哥哥，你往那里去？”行者道：“我上普陀岩
拜问菩萨，看这妖怪是那里出身，姓甚名谁。寻着他的祖居，拿了他的家
属，捉了他的四邻，却来此擒怪救师。”八戒笑道：“哥啊，这等于，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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忒费事，担搁了时辰了。”行者道：“管你不费事，不担搁！我去就来！”
好大圣，急纵祥光，躲离河口，径赴南海。那里消半个时辰，早望见落
伽山不远。低下云头，径至普陀崖上。只见那二十四路诸天与守山大神、木
叉行者、善财童子、捧珠龙女，一齐上前，迎着施礼道：“大圣何来？”行
者道：“有事要见菩萨。”众神道：“菩萨今早出洞，不许人随，自入竹林
里观玩。知大圣今日必来，吩咐我等在此候接大圣，不可就见。请在翠岩前
聊坐片时，待菩萨出来，自有道理。”
行者依言，还未坐下，又见那善财童子上前施礼道：“孙大圣，前蒙盛
意，幸菩萨不弃收留，早晚不离左右，专侍莲台之下，甚得善慈。”行者知
是红孩儿，笑道：“你那时节魔业迷心，今朝得成正果，才知老孙是好人
也。”
行者久等不见，心焦道：“列位与我传报传报，但迟了，恐伤吾师之
命。”诸天道：“不敢报。菩萨吩咐，只等他自出来哩。”行者性急，那里
等得，急纵身往里便走。噫！
这个美猴王，性急能鹊薄①。
诸天留不住，要往里边绎②。
拽步入深林，睁眼偷觑着。
远观救苦尊，盘坐衬残箬。
懒散怕梳妆，容颜多绰约。
散挽一窝丝，未曾戴缨络。
不挂素蓝袍，贴身小袄缚。
漫腰束锦裙，赤了一双脚。
披肩绣带无，精光两臂膊。
玉手执钢刀，正把竹皮削。

行者见了，忍不住厉声高叫道：“菩萨，弟子孙悟空志心朝礼。”菩萨教：
“外面俟候。”行者叩头道：“菩萨，我师父有难，特来拜问通天河妖怪根
源。”菩萨道：“你且出去，待我出来。”行者不敢强，只得走出竹林，对
众诸天道：“菩萨今日又重置家事哩。怎么不坐莲台，不妆饰，不喜欢，在
林里削篾做甚？”诸天道：“我等却不知。今早出洞，未曾妆束，就入林中
去了。又教我等在此接候大圣，必然为大圣有事。”行者没奈何，只得等
候。
不多时，只见菩萨手提一个紫竹篮儿出林，道：“悟空，我与你救唐僧
去来。”行者慌忙跪下道：“弟子不敢催促，且请菩萨着衣登座。”菩萨
道：“不消着衣，就此去也。”那菩萨撇下诸天，纵祥云腾空而去。孙大圣
只得相随。
顷刻间，到了通天河界。八戒与沙僧看见道：“师兄性急，不知在南海
怎么乱嚷乱叫，把一个未梳妆的菩萨逼将来也。”说不了，到于河岸。二人
下拜道：“菩萨，我等擅干，有罪！有罪！”菩萨即解下一根束袄的丝绦，
将篮儿拴定，提着丝绦，半踏云彩，抛在河中，往上溜头扯着，口念颂子
道：“死的去，活的住！死的去，活的住！”念了七遍，提起篮儿，但见那

                            
①  鹊薄——挖苦，讥诮。
②  ■（duó）——原意指赤脚，这里作度、进、蹭解释。



篮里亮灼灼一尾金鱼，还斩眼①动鳞。菩萨叫：“悟空，快下水救你师父
耶。”行者道：“未曾拿住妖邪，如何救得师父？”菩萨道：“这篮儿里不
是？”八戒与沙僧拜问道：“这鱼儿怎生有那等手段？”菩萨道：“他本是
我莲花池里养大的金鱼。每日浮头听经，修成手段。那一柄九瓣铜锤，乃是
一枝未开的菡萏，被他运炼成兵。不知是那一日，海潮泛涨，走到此间。我
今早扶栏看花，却不见这厮出拜。掐指巡纹，算着他在此成精，害你师父，
故此未及梳妆，运神功，织个竹篮儿擒他。”
行者道：“菩萨，既然如此，且待片时，我等叫陈家庄众信人等，看看
菩萨的金面：一则留恩，二来说此收怪之事，好教凡人信心供养。”菩萨
道：“也罢，你快去叫来。”那八戒与沙僧，一齐飞跑至庄前，高呼道：
“都来看活观音菩萨！都来看活观音菩萨！”一庄老幼男女，都向河边，也
不顾泥水，都跪在里面，磕头礼拜。内中有善图画者，传下影神，这才是鱼
篮观音现身。当时菩萨就归南海。
八戒与沙僧，分开水道，径往那水鼋之第，找寻师父。原来那里边水怪
鱼精，尽皆死烂。却入后宫，揭开石匣，驮着唐僧，出离波津，与众相见。
那陈清兄弟，叩头称谢道：“老爷不依小人劝留，致令如此受苦。”行者
道：“不消说了。你们这里人家，下年再不用祭赛。那大王已此除根，永无
伤害。陈老儿，如今才好累你，快寻一只船儿，送我们过河去也。”那陈清
道：“有！有！有！”就教解板打船。众庄客闻得此言，无不喜舍。那个
道，我买桅篷；这个道，我办篙桨。有的说，我出绳索；有的说，我雇水
手。
正都在河边上吵闹，忽听得河中间高叫：“孙大圣不要打船，花费人家
财物。我送你师徒们过去。”众人听说，个个心惊，胆小的走了回家，胆大
的战兢兢贪看。须臾，那水里钻出一个怪来，你道怎生模样：
方头神物非凡品，九助灵机号水仙。
曳尾能延千纪寿，潜身静隐百川渊。
翻波跳浪冲江岸，向日朝风卧海边。
养气含灵真有道，多年粉盖癞头鼋。

那老鼋又叫：“大圣，不要打船，我送你师徒过去。”行者轮着铁棒道：
“我把你这个孽畜！若到边前，这一棒就打死你！”老鼋道：“我感大圣之
恩，情愿办好心送你师徒，你怎么反要打我？”行者道：“与你有甚恩
惠？”老鼋道：“大圣，你不知这底下水鼋之第，乃是我的住宅。自历代以
来，祖上传留到我。我因省悟本根，养成灵气，在此处修行，被我将祖居翻
盖了一遍，立做一个水鼋之第。那妖邪乃九年前海啸波翻，他赶潮头，来于
此处，仗逞凶顽，与我争斗；被他伤了我许多儿女，夺了我许多眷族。我斗
他不过，将巢穴白白的被他占了。今蒙大圣至此搭救唐师父，请了观音菩萨

扫净妖氛，收去怪物，将第宅还归于我，我如今团�老小，再不须挨土帮
泥，得居旧舍。此恩重若丘山，深如大海。——且不但我等蒙惠，只这一庄
上人，免得年年祭赛，全了多少人家儿女，此诚所谓‘一举而两得’之恩
也！敢不报答？”
行者闻言，心中暗喜，收了铁棒道：“你端的是真实之情么？”老鼋
道：“因大圣恩德洪深，怎敢虚谬？”行者道：“既是真情，你朝天赌

                            
①  斩眼——眨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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咒。”那老鼋张着红口，朝天发誓道：“我若真情不送唐僧过此通天河，将
身化为血水！”行者笑道：“你上来，你上来。”老鼋却才负近岸边，将身
一纵，爬上河崖。众人近前观看，有四丈围圆的一个大白盖。行者道：“师
父，我们上他身，渡过去也。”三藏道：“徒弟呀，那层冰厚冻，尚且邅
迍，况此鼋背；恐不稳便。”老鼋道：“师父放心。我比那层冰厚冻，稳得
紧哩。但歪一歪，不成功果！”行者道：“师父啊，凡诸众生，会说人话，
决不打诳语。”教：“兄弟们，快牵马来。”
到了河边，陈家庄老幼男女，一齐来拜送。行者教把马牵在白鼋盖上，
请唐僧站在马的颈项左边，沙僧站在右边，八戒站在马后，行者站在马前；
又恐那鼋无礼，解下虎筋绦子，穿在老鼋的鼻之内，扯起来，像一条缰绳；
却使一只脚踏在盖上，一只脚登在头上；一只手执着铁棒，一只手扯着缰
绳，叫道：“老鼋，慢慢走啊。歪一歪儿，就照头一下！”老鼋道：“不
敢！不敢！”他却蹬开四足，踏水面如行平地。众人都在岸上，焚香叩头，
都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正是真罗汉临凡，活菩萨出现。众人只拜的望不
见形影方回，不题。
却说那师父驾着白鼋，那消一日，行过了八百里通天河界，干手干脚的
登岸。三藏上崖，合手称谢道：“老鼋累你，无物可赠，待我取经回谢你
罢。”老鼋道：“不劳师父赐谢。我闻得西天佛祖无灭无生，能知过去未来
之事。我在此间，整修行了一千三百馀年；虽然延寿身轻，会说人语，只是
难脱本壳。万望老师父到西天与我问佛祖一声，看我几时得脱本壳，可得一
个人身。”三藏响允道：“我问，我问。”那老鼋才淬水中去了。行者遂伏
侍唐僧上马。八戒挑着行囊，沙僧跟随左右。师徒们找大路，一直奔西。这
的是：
圣僧奉旨拜弥陀，水远山遥灾难多。
意志心诚不惧死，白鼋驮渡过天河。

毕竟不知此后还有多少路程，还有甚么凶吉，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

诗曰：
心地频频扫，尘情细细除，莫教坑堑陷毗卢①。本体常清净，方可
论元初。性烛须挑剔，曹溪任吸呼，勿令猿马气声粗。昼夜绵绵息，
方显是功夫。

这一首词，牌名《南柯子》，单道着唐僧脱却通天河寒冰之灾，踏白鼋负登
彼岸。四众奔西，正遇严冬之景，但见那林光漠漠烟中淡，山骨棱棱水外
清。师徒们正当行处，忽然又遇一山，阻住去道。路窄崖高，石多岭峻，人
马难行。三藏在马上兜住缰绳，叫声“徒弟。”时有孙行者引八戒、沙僧近
前侍立道：“师父，有何吩咐？”三藏道：“你看那前面山高，只恐有虎狼
作怪，妖兽伤人，今番是必仔细！”行者道：“师父放心莫虑。我等兄弟三
人，性和意合，归正求真，使出荡怪降妖之法，怕甚么虎狼妖兽！”三藏闻
言，只得放怀前进。到于谷口，促马登崖，抬头观看，好山：

嵯峨矗矗，峦削巍巍。嵯峨矗矗冲霄汉，峦削巍巍碍碧空。怪石
乱堆如坐虎，苍松斜挂似飞龙。岭上鸟啼娇韵美，崖前梅放异香浓。
涧水潺湲流出冷，巅云黯淡过来凶。又见那飘飘雪，凛凛风，咆哮饿
虎吼山中。寒鸦拣树无栖处，野鹿寻窝没定踪。可叹行人难进步，皱
眉愁脸把头蒙。
师徒四众，冒雪冲寒，战澌澌，行过那巅峰峻岭，远望见山凹中有楼台
高耸，房舍清幽。唐僧马上欣然道：“徒弟啊，这一日又饥又寒，幸得那山
凹里有楼台房舍，断乎是庄户人家，庵观寺院；且去化些斋饭，吃了再
走。”行者闻言，急睁睛看，只见那壁厢凶云隐隐，恶气纷纷，回首对唐僧
道：“师父，那厢不是好处。”三藏道：“见有楼台亭宇，如何不是好
处？”行者笑道：“师父啊，你那里知道？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善能点
化庄宅。不拘甚么楼台房舍，馆阁亭宇，俱能指化了哄人。你知道‘龙生九
种’，内有一种名‘蜃’。蜃气放出，就如楼阁浅池。若遇大江昏迷，蜃现
此势。倘有鸟鹊飞腾，定来歇翅。那怕你上万论千，尽被他一气吞之。此意
害人最重。那壁厢气色凶恶，断不可入。”
三藏道：“既不可入，我却着实饥了。”行者道：“师父果饥，且请下
马，就在这平处坐下，待我别处化些斋来你吃。”三藏依言下马。八戒采定
缰绳，沙僧放下行李，即去解开包裹，取出钵盂，递与行者。行者接钵盂在
手，吩咐沙僧道：“贤弟，却不可前进。好生保护师父稳坐于此，待我化斋
回来，再往西去。”沙僧领诺。行者又向三藏道：“师父，这去处少吉多
凶，切莫要动身别往。老孙化斋去也。”唐僧道：“不必多言，但要你快去
快来。我在这里等你。”行者转身欲行，却又回来道：“师父，我知你没甚
坐性，我与你个安身法儿。”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将那平地下周围画了
一道圈子，请唐僧坐在中间；着八戒、沙僧侍立左右，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
身。对唐僧合掌道：“老孙画的这圈，强似那铜墙铁壁。凭他甚么虎豹狼
虫，妖魔鬼怪，俱莫敢近，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只在中间稳坐，保你无
虞；但若出了圈儿，定遭毒手。千万，千万！至嘱，至嘱！”三藏依言，师
徒俱端然坐下。

                            
①  毗（pi）卢——佛名。是毗卢舍那的略称。梵文是光明遍照的意思。



行者才起云头，寻庄化斋，一直南行，忽见那古树参天，乃一村庄舍。
按下云头，仔细观看，但只见：

雪欺衰柳，冰结方塘。疏疏修竹摇青，郁郁乔松凝翠。几间茅屋
半装银，一座小桥斜砌粉。篱边微吐水仙花，檐下长垂冰冻筋。飒飒
寒风送异香，雪漫不见梅开处。

行者随步观看庄景，只听得呀的一声，柴扉响处，走出一个老者，手拖藜
杖，头顶羊裘，身穿破衲，足踏蒲鞋，拄着杖，仰身朝天道：“西北风起，
明日晴了。”说不了，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
老者却才转过头来，看见行者捧着钵盂，打个问讯道：“老施主，我和尚是
东土大唐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适路过宝方，我师父腹中饥馁，特造尊府
募化一斋。”老者闻言，点头顿杖道：“长老，你且休化斋，你走错路
了。”行者道：“不错。”老者道：“往西天大路，在那直北下。此间到那
里有千里之遥，还不去找大路而行？”行者笑道：“正是直北下。我师父现
在大路上端坐，等我化斋哩。”那老者道：“这和尚胡说了。你师父在大路
上等你化斋，似这千里之遥，就会走路，也须得六七日；走回去又要六七
日，却不饿坏他也？”行者笑道：“不瞒老施主说。我才然离了师父，还不
上一盏热茶之时，却就走到此处。如今化了斋，还要趁去作午斋哩。”老者
见说，心中害怕道：“这和尚是鬼！是鬼！”急抽身往里就走。行者一把扯
住道：“施主那里去？有斋快化些儿。”老者道：“不方便！不方便！别转
一家儿罢！”行者道：“你这施主，好不会事！你说我离此有千里之遥，若
再转一家，却不又有千里？真是饿杀我师父也。”那老者道：“实不瞒你
说。我家老小六七口，才淘了三升米下锅，还未曾煮熟。你且到别处去转转
再来。”行者道：“古人云：‘走三家不如坐一家。’我贫僧在此等一等
罢。”那老者见缠得紧，恼了，举藜杖就打。行者公然不惧，被他照光头上
打了七八下，只当与他拂痒。那老者道：“这是个撞头的和尚！”行者笑
道：“老官儿，凭你怎么打，只要记得杖数明白。一杖一升米，慢慢量
来。”那老者闻言，急丢了藜杖，跑进去把门关了，只嚷：“有鬼！有
鬼！”慌得那一家儿战战兢兢，把前后门俱关上。行者见他关了门，心中暗
想：“这老贼才说淘米下锅，不知是虚是实。常言道：‘道化贤良释化
愚。’且等老孙进去看看。”好大圣，捻着诀，使个隐身遁法，径走入厨中
看处，果然那锅里气腾腾的，煮了半锅干饭。就把钵盂往里一挜，满满的挜
了一钵盂，即驾云回转不题。
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等待多时，不见行者回来，欠身怅望道：“这猴
子往那里化斋去了！”八戒在旁笑道：“知他往那里耍子去来！化甚么斋，
却教我们在此坐牢！”三藏道：“怎么谓之坐牢？”八戒道：“师父，你原
来不知。古人划地为牢。他将棍子划个圈儿，强似铁壁铜墙，假如有虎狼妖
兽来时，如何挡得他住？只好白白的送与他吃罢了。”三藏道：“悟能，凭
你怎么处治。”八戒道：“此间又不藏风，又不避冷，若依老猪，只该顺着
路，往西且行。师兄化了斋，驾了云，必然来快，让他赶来。如有斋，吃了
再走。如今坐了这一会，老大脚冷！”
三藏闻此言，就是晦气星进宫①：遂依呆子，一齐出了圈外。沙僧牵了
马，八戒担了担，那长老顺路步行前进。不一时，到了那楼阁之所，原来是

                            
①  进宫——星命家的迷信说法：认为九宫中的恶星（如罗喉、计都等）当值，必定遭遇凶险。



坐北向南之家。门外八字粉墙，有一座倒垂莲升斗门楼，都是五色装的。那
门儿半开半掩。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石鼓上。沙僧歇了担子。三藏畏风，坐
于门限之上。八戒道：“师父，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相辅之家。前门外无
人，想必都在里面烘火。你们坐着，让我进去看看。”唐僧道：“仔细耶！
莫要冲撞了人家。”呆子道：“我晓得。自从归正禅门，这一向也学了些礼
数，不比那村莽之夫也。”
那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整一整青锦直裰，斯斯文文，走入门里。只见
是三间大厅，帘栊高控，静悄悄全无人迹，也无桌椅家火。转过屏门，往里
又走，乃是一座穿堂。堂后有一座大楼，楼上窗格半开，隐隐见一顶黄绫帐
幔。呆子道：“想是有人怕冷，还睡哩。”他也不分内外，拽步走上楼来。
用手掀开看时，把呆子唬了一个躘踵。原来那帐里，象牙床上，白媸媸的一
堆骸骨，骷髅有巴斗大，腿挺骨有四五尺长。呆子定了性，止不住腮边泪
落，对骷髅点头叹云：“你不知是：
那代那朝元帅体，何邦何国大将军。
当时豪杰争强胜，今日凄凉露骨筋。
不见妻儿来侍奉，那逢士卒把香焚？
谩观这等真堪叹，可惜兴王霸业人。”

八戒正才感叹，只见那帐幔后有火光一幌。呆子道：“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
在后面哩。”急转步过帐观看，却是穿楼的窗扇透光。那壁厢有一张彩漆的
桌子，桌子上乱搭着几件锦绣绵衣。呆子提起来看时，却是三件纳锦背心
儿。
他也不管好歹，拿下楼来，出厅房，径到门外道：“师父，这里全没人
烟，是一所亡灵之宅。老猪走进里面，直至高楼之上，黄绫帐内，有一堆骸
骨。串楼旁有三件纳锦的背心，被我拿来了，也是我们一程儿造化。此时天
气寒冷，正当用处。师父，且脱了褊衫，把他且穿在底下，受用受用，免得
吃冷。”三藏道：“不可！不可！律云：‘公取窃取皆为盗。’倘或有人知
觉，赶上我们，到了当官，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
处！我们在此避风坐一坐，等悟空来时走路。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①。”八
戒道：“四顾无人，虽鸡犬亦不知之，但只我们知道，谁人告我？有何证
见？就如拾到的一般，那里论甚么公取窃取也！”三藏道：“你胡做啊！虽
是人不知之，天何盖焉！玄帝垂训云：‘暗室亏心，神目如电。’趁早送去
还他，莫爱非礼之物。”
那呆子莫想肯听，对唐僧笑道：“师父啊，我自为人，也穿了几件背
心，不曾见这等纳锦的。你不穿，且待老猪穿一穿，试试新，晤晤②脊背。
等师兄来，脱了还他走路。”沙僧道：“既如此说，我也穿一件儿。”两个
齐脱了上盖直裰，将背心套上。才紧带子，不知怎么立站不稳，扑的一跌。
原来这背心儿赛过绑缚手，霎时间，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慌得个三藏
跌足报怨，急忙上前来解，那里便解得开？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却
早惊动了魔头也。
话说那座楼房果是妖精点化的，终日在此拿人。他在洞里正坐，忽闻得
怨恨之声，急出门来看，果见捆住几个人了。妖魔即唤小妖，同到那厢，收

                            
① 爱小——贪便宜、打小算盘。
② 晤晤——就是焐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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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楼台房屋之形，把唐僧搀住，牵了白马，挑了行李，将八戒、沙僧一齐捉
到洞里。老妖魔登台高坐，众小妖把唐僧推近台边，跪伏于地。妖魔问道：
“你是那方和尚？怎么这般胆大，白日里偷盗我的衣服？”三藏滴泪告曰：
“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因腹中饥馁，着大徒弟去化斋未回，
不曾依得他的言语，误撞仙庭避风。不期我这两个徒弟爱小，拿出这衣物。
贫僧决不敢坏心，当教送还本处。他不听吾言，要穿此晤晤脊背，不料中了
大王机会，把贫僧拿来。万望慈悯，留我残生，求取真经，永注大王恩情，
回东土千古传扬也！”那妖魔笑道：“我这里常听得人言：有人吃了唐僧一
块肉，发白还黑，齿落更生。幸今日不请自来，还指望饶你哩！你那大徒弟
叫做甚么名字？往何方化斋？”八戒闻言，即开口称扬道：“我师兄乃五百
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也。”
那妖魔听说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老大有些惊惧，口内不言，心中暗想
道：“久闻那厮神通广大，如今不期而会。”教：“小的们，把唐僧捆了；
将那两个解下宝贝，换两条绳子，也捆了。且抬在后边，待我拿住他大徒
弟，一发刷洗，却好凑笼蒸吃。”众小妖答应一声，把三人一齐捆了，抬在
后边。将白马拴在槽头，行李挑在屋里。众妖都磨兵器，准备擒拿行者不
题。
却说孙行者自南庄人家摄了一钵盂斋饭，驾云回返旧路；径至山坡平
处，按下云头，早已不见唐僧，不知何往。棍划的圈子还在，只是人马都不
见了。回看那楼台处所，亦俱无矣，惟见山根怪石。行者心惊道：“不消说
了！他们定是遭那毒手也！”急依路看着马蹄，向西而赶。
行有五六里，正在凄怆之际，只闻得北坡外有人言语。看时，乃一个老
翁，毡衣苫体，暖帽蒙头，足下踏一双半新半旧的油靴，手持着一根龙头拐
棒，后边跟一个年幼的僮仆，折一枝腊梅花，自坡前念歌而走。行者放下钵
盂，觌面道个问讯，叫：“老公公，贫僧问讯了。”那老翁即便回礼道：
“长老那里来的？”行者道：“我们东土来的，往西天拜佛求经。一行师徒
四众。我因师父饥了，特去化斋，教他三众坐在那山坡平处相候。及回来不
见，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动问公公，可曾看见？”老者闻言，呵呵冷笑
道：“你那三众，可有一个长嘴大耳的么？”行者道：“有！有！有！”—
—“又有一个晦气色脸的，牵着一匹白马，领着一个白脸的胖和尚么？”行
者道：“是！是！是！”老翁道：“你们走错路了。你休寻他，各人顾命去
也。”行者rcv  道：“那白脸者是我师父，那怪样者是我师弟。我与他共
发虔心，要往西天取经，如何不寻他去！”老翁道：“我才然从此过时，看
见他错走了路径，闯入妖魔口里去了。”行者道：“烦公公指教指教，是个
甚么妖魔，居于何方，我好上门取索他等，往西天去也。”老翁道：“这座
山，叫做金■山。山前有个金■洞。那洞中有个独角兕大王。那大王神通广
大，威武高强。那三众此回断没命了。你若去寻，只怕连你也难保，不如不
去之为愈也。我也不敢阻你，也不敢留你，只凭你心中度量。”
行者再拜称谢道：“多蒙公公指教。我岂有不寻之理！”把这斋饭倒与
他，将这空钵盂自家收拾。那老翁放下拐棒，接了钵盂，递与僮仆，现出本
像，双双跪下，叩头叫：“大圣，小神不敢隐瞒。我们两个就是此山山神、
土地，在此候接大圣。这斋饭连钵盂，小神收下，让大圣身轻好施法力。待
救唐僧出难，将此斋还奉唐僧，方显得大圣至恭至孝。”行者喝道：“你这
毛鬼讨打！既知我到，何不早迎？却又这般藏头露尾，是甚道理？”土地



道：“大圣性急，小神不敢造次，恐犯威颜，故此隐像告知。”行者息怒
道：“你且记打！好生与我收着钵盂！待我拿那妖精去来！”土地、山神遵
领。
这大圣却才束一束虎筋绦，拽起虎皮裙，执着金箍棒，径奔山前，找寻
妖洞。转过山崖，只见那乱石磷磷，翠崖边有两扇石门，门外有许多小妖，
在那里轮枪舞剑。真个是：

烟云凝瑞，苔藓堆青。崚嶒怪石列，崎岖曲道萦。猿啸鸟啼风景
丽，鸾飞凤舞若蓬赢。向阳几树梅初放，弄暖千竿竹自青。陡崖之
下，深涧之中，陡崖之下雪堆粉，深涧之中水结冰。两林松柏千年
秀，几簇山茶一样红。

这大圣观看不尽，拽开步径至门前，厉声高叫道：“那小妖，你快进去与你
那洞主说，我本是唐朝圣唐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快教他送我师父出来，免
教你等丧了性命！”那伙小妖，急入洞里报道：“大王，前面有一个毛脸勾
嘴的和尚，称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来要他师父哩。”那魔王闻得此言，满心
欢喜道：“正要他来哩！我自离了本宫，下降尘世，更不曾试试武艺。今日
他来，必是个对手。”即命：“小的们取出兵器。”那洞中大小群魔，一个
个精神抖擞，即忙抬出一根丈二长的点钢枪，递与老怪。老怪传令，教：
“小的们，各要整齐。进前者赏，退后者诛！”众妖得令，随着老怪，腾出
门来。叫道：“那个是孙悟空？”行者在旁闪过，见那魔王生得好不凶丑：

独角参差，双眸幌亮。顶上粗皮突，耳根黑肉光。舌长时搅鼻，
口阔版牙黄。毛皮青似靛，筋挛硬如钢。比犀难照水，像牯不耕荒。
全无喘月①犁云用，倒有欺天振地强。两只焦筋蓝靛手，雄威直挺点钢
枪。细看这等凶模样，不枉名称兕大王！

孙大圣上前道：“你孙外公在这里也！快早还我师父，两无毁伤！若道半个
‘不’字，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那魔喝道：“我把你这个大胆泼猴精！
你有些甚么手段，敢出这般大言！”行者道：“你这泼物，是也不曾见我老
孙的手段！”那妖魔道：“你师父偷盗我的衣服，实是我拿住了，如今待要
蒸吃。你是个甚么好汉，就敢上我的门来取讨！”行者道：“我师父乃忠良
正直之僧，岂有偷你甚么妖物之理？”妖魔道：“我在山路边点化一座仙
庄，你师父潜入里面，心爱情欲，将我三领纳锦绵装背心儿偷穿在身，见有
赃证，故此我才拿他。你今果有手段，即与我比势。假若三合敌得我，饶了
你师之命；如敌不过我，教你一路归阴！”
行者笑道：“泼物！不须讲口！但说比势，正合老孙之意。走上来，吃
吾之棒！”那怪物那怕甚么赌斗，挺钢枪劈面迎来。这一场好杀！你看那：

金箍棒举，长杆枪迎。金箍棒举，亮藿藿似电掣金蛇；长杆枪
迎，明幌幌如龙离黑海。那门前小妖擂鼓，排开阵势助威风；这壁厢
大圣施功，使出纵横逞本事。他那里一杆枪，精神抖擞；我这里一条
棒，武艺高强。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果然对手才逢对手人。那魔王
口喷紫气盘烟雾，这大圣眼放光华结绣云。只为大唐僧有难，两家无
义苦争抡。

他两个战经三十合，不分胜负。那魔王见孙悟空棍法齐整，一往一来，全无
些破绽，喜得他连声喝采道：“好猴儿！好猴儿！真个是那闹天宫的本

                            
①  喘月——水牛畏暑，看见月亮以为日头，所以就喘起来。



事！”这大圣也爱他枪法不乱，右遮左挡，甚有解数，也叫道：“好妖精！
好妖精！果然是一个偷丹的魔头！”二人又斗了一二十合。
那魔王把枪尖点地，喝令小妖齐来。那些泼怪，一个个拿刀弄杖，执剑
轮枪，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行者公然不惧，只叫：“来得好！来得好！正
合吾意！”使一条金箍棒，前迎后架，东挡西除。那伙群妖，莫想肯退。行
者忍不住焦躁，把金箍棒丢将起去，喝声“变！”即变作千百条铁棒，好便
似飞蛇走蟒，盈空里乱落下来。那伙妖精见了，一个个魄散魂飞，抱头缩
颈，尽往洞中逃命。老魔王唏唏冷笑道：“那猴不要无礼！看手段！”即忙
袖中取出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来，望空抛起，叫声“着！”唿喇一下，
把金箍棒收做一条，套将去了。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翻筋斗逃了性命。那
妖魔得胜回归洞，行者朦胧失主张。这正是：

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乱情昏错认家。
可恨法身无坐位，当时行动念头差。

毕竟不知这番怎么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

话说齐天大圣，空着手败了阵，来坐于金■山后，扑梭梭两眼滴泪，叫
道：“师父啊！指望和你：
佛恩有德有和融，同幼同生意莫穷。
同住同修同解脱，同慈同念显灵功。
同缘同相心真契，同见同知道转通。
岂料如今无主杖，空拳赤脚怎兴隆！”

大圣凄惨多时，心中暗想道：“那妖精认得我。我记得他在阵上夸奖道：
‘真个是闹天宫之类！’这等啊，决不是凡间怪物，定然是天上凶星。想因
思凡下界。又不知是那里降下来魔头，且须上界去查勘查勘。”
行者这才是以心问心，自张自主，急翻身，纵起祥云，直至南天门外。
忽抬头见广目天王，当面迎着长揖道：“大圣何往？”行者道：“有事要见
玉帝。你在此何干？”广目道：“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说未了，又见那
马、赵、温、关四大元帅作礼道：“大圣，失迎。请待茶。”行者道：“有
事哩。”遂辞了广目并四元帅，径入南天门里。直至灵霄殿外，果又见张道
陵、葛仙翁、许旌阳、丘弘济四天师并南斗六司、北斗七元都在殿前迎着行
者，一齐起手道：“大圣如何到此？”又问：“保唐僧之功完否？”行者
道：“早哩！早哩！路遥魔广，才有一半之功。见如今阻住在金■山金■
洞。有一个兕怪，把唐师父拿于洞里，是老孙寻上门与他交战一场，那厮的
神通广大，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了，因此难缚魔王。疑是上界那个凶星思凡
下界，又不知是那里降来的魔头，老孙因此来寻寻玉帝，问他个钳束不
严。”许旌阳笑道：“这猴头还是如此放刁！”行者道：“不是放刁，我老
孙一生是这口儿紧些，才寻的着个头儿。”张道陵道：“不消多说，只与他
传报便了。”行者道：“多谢！多谢！”
当时四天师传奏灵霄，引见玉陛。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老官儿，累
你！累你！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一路凶多吉少，也不消说。于今来
在金■山金■洞，有一兕怪，把唐僧拿在洞里，不知是要蒸，要煮，要晒。
是老孙寻上他门，与他交战，那怪却就有些认得老孙，卓是①神通广大，把
老孙的金箍棒抢去，因此难缚妖魔。疑是上天凶星，思凡下界，为此老孙特
来启奏。伏乞天尊垂慈洞鉴，降旨查勘凶星，发兵收剿妖魔，老孙不胜战栗
屏营之至！”却又打个深躬道：“以闻。”旁有葛仙翁笑道：“猴子是何前
倨后恭？”行者道：“不敢！不敢！不是甚前倨后恭，老孙于今是没棒弄
了。”
彼时玉皇天尊闻奏，即忙降旨可韩司知道：“既如悟空所奏，可随查诸
天星斗，各宿神王，有无思凡下界，随即复奏施行，以闻。”可韩丈人真君
领旨，当时即同大圣去查。先查了四天门门上神王官吏；次查了三微垣垣中
大小群真；又查了雷霆官将陶、张、辛、邓，苟、毕、庞、刘；最后才查三
十三天，天天自在；又查二十八宿：东七宿，角、亢、氏、房、参、尾、
箕；西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南七宿，北七宿，宿宿安宁；
又查了太阳、太阴、水、火、木、金、土七政；罗睺、计都、炁、孛四馀。
满天星斗，并无思凡下界。行者道：“既是如此，我老孙也不消上那灵霄宝

                            
① 卓是——着是、着实是。



殿。——打搅玉皇大帝，深为不便。——你自回旨去罢。我只在此等你回话
便了。”那可韩丈人真君依命。孙行者等候良久，作诗纪兴曰：
“风清云雾乐升平，神静星明显瑞祯。
河汉安宁天地泰，五方八极偃戈旌。”
那可韩司丈人真君，历历查勘，回奏玉帝道：“满天星宿不少，各方神
将皆存，并无思凡下界者。”玉帝闻奏：“着孙悟空挑选几员天将，下界擒
魔去也。”
四大天师奉旨意，即出灵霄宝殿，对行者道：“大圣啊，玉帝宽恩，言
天宫无神思凡，着你挑选几员天将，擒魔去哩。”行者低头暗想道：“天上
将不如老孙者多，胜似老孙者少。想我闹天宫时，玉帝遣十万天兵，布天罗
地网，更不曾有一将敢与我比手。向后来，调了小圣二郎，方是我的对手。
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强似老孙，却怎么得能彀取胜？”许旌阳道：“此一时，
彼一时，大不同也。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你好违了旨意？但凭高
见，选用天将，勿得迟疑误事。”行者道：“既然如此，深感上恩。果是不
好违旨。一则老孙又不可空走这遭，烦旌阳转奏玉帝，只教托塔李天王与哪
吒太子。他还有几件降妖兵器，且下界与那怪见一仗，以看如何。果若能擒
得他，是老孙之幸；若不能，那时再作区处。”
真个那天师启奏了玉帝，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领众部天兵，与行者
助力。那天王即奉旨来会行者。行者又对天师道：“蒙玉帝遣差大王，谢谢
不尽。还有一事，再烦转达：但得两个雷公使用，等天王战斗之时，教雷公
在云端里下个雷■，照顶门上锭死那妖魔，深为良计也。”天师笑道：
“好！好！好！”天师又奏玉帝，传旨教九天府下点邓化、张蕾二雷公，与
天王合力缚妖救难。遂与天王、孙大圣径下南天门外。
顷刻而到。行者道：“此山便是金■山。山中间乃是金■洞。列位商
议，却教那个先去索战？”天王停下云头，扎住天兵在于山南坡下，道：
“大圣素知小儿哪吒，曾降九十六洞妖魔，善能变化，随身有降妖兵器，须
教他先去出阵。”行者道：“既如此，等老孙引太子去来。”
那太子抖擞雄威，与大圣跳在高山，径至洞口，但见那洞门紧闭，崖下
无精。行者上前高叫：“泼魔！快开门！还我师父来也！那洞里把门的小妖
看见，急报道：“大王，孙行者领着一个小童男，在门前叫战哩。”那魔王
道：“这猴子铁棒被我夺了，空手难争，想是请得救兵来也。”叫：“取兵
器！”魔王绰枪在手，走到门外观看，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十分精
壮。真个是：
玉面娇容如满月，朱唇方口露银牙。
眼光掣电睛珠暴，额阔凝霞发髻髽。
绣带舞风飞彩焰，锦袍映日放金花。
环绦灼灼攀心镜，宝甲辉辉衬战靴。
身小声洪多壮丽，三天护教恶哪吒。

魔王笑道长：“你是李天王第三个孩儿，名唤做哪吒太子，却如何到我这门
前呼喝？”太子道：“因你这泼魔作乱，困害东土圣僧，奉玉帝金旨，待来
拿你！”魔王大怒道：“你想是孙悟空请来的。我就是那圣僧的魔头哩！量
你这小儿曹有何武艺，敢出浪言！不要走！吃吾一枪！”
这太子使斩妖剑，劈手相迎。他两个搭上手，却才赌斗，那大圣急转山
坡，叫：“雷公何在？快早去，着妖魔下个雷■，助太子降伏来也！”邓、



张二公，即踏云光。正欲下手，只见那太子使出法来，将身一变，变作三头
六臂，手持六般兵器，望妖魔砍来；那魔王也变作三头六臂，三柄长枪抵
住。这太子又弄出降妖法力，将六般兵器抛将起去。是那六般兵器？却是砍
妖剑、斩妖刀、缚妖索、降魔杵、绣球、火轮儿。大叫一声“变！”一变
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都是一般兵器，如骤雨冰雹，纷纷密密，望
妖魔打将去。那魔王公然不惧，一只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来，望空抛起，
叫声“着！”唿喇的一下，把六般兵器套将下来，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
生。魔王得胜而回。
邓、张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早是我先看头势，不曾放了雷■。假
若被他套将去，却怎么回见天尊？”二公按落云头，与太子来山南坡下，对
李天王道：“妖魔果神通广大！”悟空在旁笑道：“那厮神通也只如此，争
奈那个圈子利害。不知是甚么宝贝，丢起来善套诸物。”哪吒恨道：“这大
圣甚不成人！我等折兵败阵，十分烦恼，都只为你；你反喜笑何也！”行者
道：“你说烦恼，终然我老孙不烦恼？我如今没计奈何，哭不得，所以只得
笑也。”天王道：“似此怎生结果？”行者道：“凭你等再怎计较；只是圈
子套不去的，就可拿住他了。”天王道：“套不去者，惟水火最利。常言
道：‘水火无情。’”行者闻言道：“说得有理！你且稳坐在此，待老孙再
上天走走来。”邓、张二公道：“又去做甚的？”行者道：“老孙这去，不
消启奏玉帝，只到南天门里，上彤华宫，请荧惑火德星君来此放火，烧那怪
物一场，或者连那圈子烧做灰烬，捉住妖魔。一则取兵器还汝等归天，二则
可解脱吾师之难。”太子闻言甚喜，道：“不必迟疑，请大圣早去早来。我
等只在此拱候。”
行者纵起祥光，又至南天门外。那广目与四将迎道：“大圣如何又
来？”行者道：“李天王着太子出师，只一阵，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捞了去
了。我如今要到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助阵哩。”四将不敢久留，让他进去。至
彤华宫，只见那火部众神，即入报道：“孙悟空欲见主公。”那南方三炁火
德星君，整衣出门迎进道：“昨日可韩司查点小宫，更无一人思凡。”行者
道：“已知。但李天王与太子败阵，失了兵器，特来请你救援救援。”星君
道：“那哪吒乃三坛海会大神，他出身时，曾降九十六洞妖魔，神通广大；
若他不能，小神又怎敢望也？”行者道：“因与李天王计议，天地间至利
者，惟水火也。那怪物有一个圈子，善能套人的物件，不知是甚么宝贝，故
此说火能灭诸物，特请星君领火部到下方纵火烧那妖魔，救我师父一难。”
火德垦君闻言，即点本部神兵，同行者到金■山南坡下，与天玉、雷公
等相见了。天王道：“孙大圣，你还去叫那厮出来，等我与他交战。待他拿
动圈子，我却闪过，教火德帅众烧他。”行者笑道：“正是，我和你去
来。”火德共太子、邓、张二公立于高峰之上，与他挑战。
这大圣到了金■洞口，叫声“开门！’快早还我师父！”那妖又急通报
道：“孙悟空又来了！”那魔帅众出洞，见了行者道：“你这泼猴，又请了
甚么兵来耶？”这壁厢转上托塔天王，喝道：“泼魔头！认得我么？”魔王
笑道：“李天王，想是要与你令郎报仇，欲讨兵器么？”天王道：“一则报
仇要兵器，二来是拿你救唐僧！不要走！吃吾一刀！”那怪物侧身躲过，挺
长枪，随手相迎。他这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你看那：

天王刀砍，妖怪枪迎。刀砍霜光喷烈火，枪迎锐气迸愁云。一个
是金■山生成的恶怪，一个是灵霄殿差下的天神，那一个因欺禅性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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